
依靠 

  母親說過，我是由她虔誠誦念大悲咒而來的。說這話時她臉上一直帶著慈藹

的微笑。在她人生的第四十個年頭出現了我，這算晚了，我懂事之後，對她願意

懷胎十月生下我這個決定感到敬佩，也感到珍惜。 

  家裡供著幾尊佛，有觀音、藥師佛、出自同一雕刻師之手的三尊三寶佛（藥

師佛、釋迦摩尼佛、阿彌陀佛）。我對那尊黑色的千手觀音最有印象。通體全黑的

觀音在供桌上，採買回來的餅乾水果等供品離祂最近，我總是偷看貢桌上那些食

物嘴饞，而祂，恰與幼時的我視線平行。我能端詳祂溫和的眉眼，那使我心情平

靜。 

  每年除夕，母親都要求我與姊姊擦拭菩薩像的灰塵，所以，整尊觀音菩薩像

的雕工我都仔細欣賞過。半闔的眉眼，微微勾起的嘴角，持楊柳枝、持寶瓶、持

盾牌鉞斧、持鐵杖寶劍……。小時候不覺這樣的觀察有何意義。長大後，一日一

日跪拜在佛像前，大殿中一層樓高的佛像宏偉無比，當我發願、懺悔時抱著莊嚴

尊敬的態度，心情難免嚴肅沉重，有時會想起家裡頭這尊觀音像，我與祂說話時，

雙手合十，閉上眼睛，心中卻滔滔不絕地向祂傾訴。祂，已然和家的形象合而為

一。 

  幼時的周休二日，父母會帶我們到金山的法鼓山踏青，法鼓山在童年記憶中

占了很大的部分。靈動的流水聲和清澈的溪水同時收入耳中、眼裡，再加上乾淨

帶有濕氣的空氣、濡濕的青草味、芬芳的花香，去法鼓山簡直就是一場身心靈的

饗宴。 

  我記得我愛在石板路上跳格子、我記得父母塞給我零錢要我去樂捐、我記得

我喜歡抽大殿裡聖嚴法師的法語、我記得我把許願卡連著紅繩，繫在一棵室內的

許願樹上。法鼓山讓我對經文、對菩薩、對佛法產生興趣、產生親近之意。 

  學會認字之後我便開始誦念大悲咒。雖沒有每天持續不懈地念，只在想起時

反覆念誦，連同迴向偈一起念數遍。 

  跪在墊子上，拿著經文琅琅上口，我會得到父母的稱讚，他們總說：「念經、

念經好！」，卻沒說為什麼好，我只當模仿父母而得來的稱讚與誇獎。 

 

  而人總是要長大的，成長的過程中我過得磕磕絆絆，這也是當然，誰不是磕

絆的長大？只是人生，好比一齣又一齣的戲，身在其中，怎麼能清楚當下的感受？

那些磕絆之後的心得，全都是跌倒、起身後得來的，跌倒的那個當下，只能拼命

咬住唇，不讓自己哭出來。 

  十歲初，漸漸嚐到融入社會的苦頭。我跌倒好多次，有沉重的課業、有叛逆

的我與父母吵架、有女孩與女孩間的友誼的破碎，一次次難關讓心裡那道防備別

人的牆迅速堆疊，很多時候我用沉默代替怨言，別人誤會了，我仍選擇噤聲，十

歲出頭的年紀不算大，我的安全感卻日復一日的減少。叛逆的同時也很害怕，害

怕我在這個世界上無足輕重，害怕連的影子也沒辦法留下一絲墨黑的痕跡。 



  特別不安時我選擇誦念大悲咒，但我會默默躲在房裡，我怕同學笑話我，說

只有老人才念這些，我怕父母看到了誇獎我，那樣使我窘迫。 

  曾聽說過有人念大悲咒時有所頓悟，一邊哭一邊念，或許是經歷的還不足以

讓我有這層體悟，或許我認為唸佛經是一件須嚴肅看待、淨空心靈的事，又或許

是我不解其意，我未對大悲咒有這樣刻骨銘心的感觸。唯一覺得神奇的事，誦念

完了，我更有勇氣面對明日的挑戰，而昨日的不快變得微不足道。 

  大悲咒讓我放下對世事的怨憤、不滿、不平，這也算是一種淨空心靈吧。 

 

  十八歲之後，「心經」也在心中有同樣的地位。 

 

  人生如戲，人生如戲，戲與戲之間因果關係環環相扣。有些困難逃得了一時，

卻在心中繞了個結，這一刻能掙脫純屬偶然，下一次，結仍然緊緊揪住心，怎能

逃的過一世？那是我與自己結上了的冤仇，也是人生的劫。 

  國中害怕自己的成績不好，成了父母的累墜，所以我畏懼大大小小的考試；

害怕被朋友背叛孤獨一人，所以我畏懼交友；害怕說錯話惹人不快，所以越來越

內向不善言語。 

  這些害怕的東西融入了我的影子，高中更是碰到了愛情的問題，傷了一個人

的心，卻沒辦法向他道歉；高三考學測時，對一次又一次考試成績公布的忌憚與

懼怕；小時候過度的叛逆、不常回家、不願說話，到了高中，我已和父母間變得

生疏。 

  上了大學，與同儕間互動模式不如高中那般親密，我對社交方面的不在行慢

慢突顯而出，無法找到談心的人，漸漸變得沉默，喜怒哀樂隱藏到平淡的臉部表

情之下，淡漠，只剩下淡漠。 

  淡漠不代表我失去了喜怒哀樂，我只是失去了表達能力，喜怒哀樂仍然在內

心張揚五爪的亂竄，無法與人分享，心裡頭那到高高築起的牆彷彿更高了，高的

看不到外面的世界、高的封住自己。 

 

  面對現實的不安與慌亂，我再次選擇用佛法安穩自己。我想到了《般若波羅

密多心經》。 

  心經，平靜心靈的經文。活了超過十八年，想長大，長大後快快接觸社會，

這樣的想法從有到無，從期待到失落、抵觸，負面想法與日俱增。這時突然想起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一開始透過抄寫感受經文的力量，後來覺得不夠，索性背

下來。 

  也是神奇的，平常不擅長背書，背篇課文都痛苦不已，背心經時彷彿得心應

手。一開始還不熟，恰好夜裡失眠，便坑坑巴巴，一字一句在腦海裡默背，輾轉

反側渾身煩躁，竟轉眼間心平氣和，沒背完就睡著了。所以有一段時間，我特意

不把心經背熟，只為了應付若是哪一天又失眠了，還能靠著默背心經讓自己快速

入睡。 



  後來覺得沒背熟經文，在真正要用時完全派不上用場。比如競賽前非常緊張，

因為緊張，心經又沒背熟，一個字都想不起來，總是只停在第一句：觀自在菩薩，

行身般若波羅蜜多時……，反而壓力更大、更緊張了。所以抓了空閒時間，又抄

寫了幾回經文，確定已經背的熟悉。 

  當初背誦時，我沒想過，《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在未來的一年中帶給我怎樣的

安定感，讓我化慌張絕望為安詳、化悲傷為動力。 

 

  年滿十九歲的前三個星期發生了一件大事。 

  以前，我從不承認「一件事」會巨大到在性格上有所影響，我認為性格的轉

變是由於時間的變動，慢慢地、緩緩地磨練我、改變我的個性。性格的轉變是日

積月累，而非一夕之間、一蹴及就。但發生過這件事後我馬上明顯感覺到，自己

變了。 

  某個下著大雨的冬天，透過通訊軟體，我接到了同學離世的噩耗。當下完全

無法相信，我才要十九，我的同學才剛滿十九，這是青春燦爛的年紀，是任誰都

會在羨慕的同時說，妳還年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慢慢來，妳還有很多時

間。 

 

  我的同學離開了，接到消息後我看著窗外的雨，很久很久，落不下眼淚。 

  不是不想哭，但腦中只剩空白，時間彷彿停止了，但時鐘又一直走著，發出

無情的滴答聲，我拿起鏡子，試著從鏡中看到紅了眼眶得自己，但沒有，我只看

到疲憊而無精打采的自己。我心裡難過，可是發洩不出來，無法和大學的朋友傾

訴，因為那不是他們的至親，那不是他們認識的人，他們不會有太多感覺。 

  大學上課時我一如往常笑著，回家後頓失靈魂。我不是個喜歡逃避的人，所

以沒辦法說出「無法相信祂走了」這類的話，我清清楚楚知道祂離開了，卻不知

道怎樣面對「祂離開了」這件事。 

  我選擇念心經，一遍一遍，念誦的同時整理清楚混亂的思緒，理清楚對祂的

不捨、對老天爺的不公、對親情對世間一切情的期待與成見，理清了，淚意便漸

漸湧上了。 

  告別式那天我一樣背誦心經，不停的默念，看到其他同學時背著、看著祂的

照片哭到哽咽時背著，離開時背著，重複不止的默念。其實也不算背完全，當安

的情緒掩蓋在平靜之下的是滔天巨浪，根本沒辦法想清楚下一句到底是什麼，只

憑著記憶，背著背著哭了，忘了自己背到哪裡，又從頭開始念。 

  這就是我對心經的依賴，體會到失去生命的徬徨與無助，我選擇用心經安定

自己。十九歲的我學到了極其重要的兩個字，「珍惜」。 

  別再抱怨自己受過的苦，別總覺得世界對不公平，再怎麼樣，一切都還好好

的，能感受心跳的脈動，感受穩定的呼吸，所以努力朝夢想與目標前進，別荒廢

了大好的青春，別以為時間和藹可親得等著你，誰都不知道哪一天自己會不會發

生什麼事，導致無法完成夢想。在那天降臨之前，夢想一定要完成。 



  所以我知念經為何好。修身養性，平靜心續，危難時刻讓自己保持鎮定，悲

痛時讓自己找回勇敢。這便是經文的力量，也是我對於自己會背心經、念誦大悲

咒感到驕傲的原因。 

  在學校結識一些家中篤信佛教的人，有次我壯起膽子，問她是否也背過心經，

或者是大悲咒，她說當然有。那個當下我倆會心一笑，給彼此心照不宣的安定感。 

  無法知道我們這一代的社會裡，有多少人因佛變得樂觀而堅強，但我相信絕

不只我一個，經文帶給我的安心感無可比擬，彷彿隨時隨地在我身側，替我擋去

不必要的壞情緒，讓我在社會的洪流裡繼續前行。 

 

  心是平靜的，思緒回到幼時，還有錄音機、錄音帶的時候。母親把小型的錄

音機放到供桌上，就在那尊黑色的觀音像旁邊，錄音機裡傳來平穩的佛樂「阿彌

陀佛，阿彌陀佛……」。 


